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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唯向记者透露，她与婚介机构签订合
同，约定由婚介机构在6个月内为她介绍20个相

亲对象。但一段时间过后，小唯的脸上“疯狂长
痘”，考虑到可能会影响相亲形象，她便与婚介机

构沟通能否暂停服务，等面容恢复后再继续相亲。
然而，婚介机构直接拒绝了她的请求，回复道“服务
一旦开始，就不能暂停”。
　　小唯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婚介机构都有类似规
定。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发现相亲对象不符合自己
要求后请求退费，也遭到了拒绝，“我见过几个相亲
对象觉得不合适后，‘红娘’就劝我要放低标准，后
来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条件越来越差。我想退费，他
们就告诉我没有退费或解约的说法”……
　　支付了如此高昂的服务费用，签约后消费者却不
能要求中止或解除服务合同，这样的约定合法吗？
　　李双庆向记者介绍了前文提到的“天价婚介服
务”案——— 原告张先生(化名)与被告某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了爱情定制服务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在服务
期限内为张先生提供征婚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或信息，
服务费用共100万元，首次付款30万元后公司启动服
务；20天内第二次付款20万元；在引见人选前第三次
付款50万元。此外，协议还约定，在委托服务期间，
张先生可以书面提出暂停服务。合同生效后，在张先
生尚未付款的情况下，被告就启动服务，张先生多次
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明确表示先不要启动服
务，被告仍未暂停相应工作，并要求张先生按期支付
服务费。张先生遂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
同，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对此，李双庆分析说：“婚介合同是涉及人身属
性的服务合同，不适宜强制履行，只要消费者不愿意
继续履行，无论什么原因，原则上都允许消费者随时
解除合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曹巧峤告诉记
者：“任何合同都有法定解除权。即使婚介服务合同
中没有约定解除情形，也不能以双方的约定来限制法
定解除权。一些婚介机构说‘一旦签约就不能解除’
是不成立的。如果发生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客观情
形，消费者可以通过法定解除权来主张权利。”
　　曹巧峤表示，婚介服务合同不适宜约定服务期
限，婚介服务很难用固定的期限来量化，如果合同目
的没有实现，但合同服务期限到了，导致合同不再履
行，这对于一方民事主体显然不公平。因此，婚介机
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不能强迫消
费者在很短的期限内接受多次服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婚介机构提供的一般都是
格式合同，不少消费者在签约时没有仔细阅读合同条
款，自然不会就其中的内容与婚介机构进行商榷和修
改，以致在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时难以主张权利。对
此，曹巧峤提醒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就婚介合同条款
进行协商，涉及对自己明显不利的格式条款、免责条
款要明确提出，要求商家给出合理解释，也可以划掉
不合理的条款，或补充合理条款，由双方在修改部分
签字确认。
　　在采访的最后，雷明光表示，婚介市场提供的服
务水平参差不齐，消费者选择婚介机构时要格外慎
重。从长远看，鼓励民政部门、公益组织等建立公益
性质的婚介服务机构，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婚介机
构，或许更符合适婚群体寻找伴侣的初衷。
                据《检察日报》

　　购买了“19998元婚介套餐”的消费者
小唯(化名)向记者介绍了她初次接触婚介机构
的经历：“我刷朋友圈时看到一个广告，画面上有
一位穿着白T恤、长相帅气的男性，旁边写着：‘这
样的男士，你想让他做你的男朋友吗？’”小唯想到自
己屡屡被催婚，于是点开了消息界面，随后对话框
跳到一个表格小程序，需要填写个人学历、籍贯、
工作单位性质、手机号码等信息。
　　几天后，小唯接到自称某婚介机构“红娘”的
电话：“女士您好，有位男士跟您挺匹配的，他身
高1.8米，藤校海归硕士，央企工程师，北京三环
内有两套房，京牌宝马车，您想认识一下吗？”小
唯听闻后激动不已，表示希望“红娘”帮自己牵
线。“红娘”要求小唯必须亲自到婚介机构的门店
聊一聊，由“红娘”对小唯的外貌、家庭、工作等
情况评估后再安排见面。
　　小唯只身前往门店，却被“红娘”叫到了一处
密闭的小屋中，随后便被进行了“焦虑式洗脑”。
比如，“红娘”提到，“你快30岁了”“快过了最
佳生育年龄”，而且“工作、学历、经济基础、长
相等都一般”“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当小唯
问及那位“优秀男士”时，“红娘”表示，只要小
唯购买婚介服务套餐，就能安排他们见面。随后，
小唯在多个“红娘”“资深骨干”的轮番攻势下，
签下了19998元的婚介套餐。然而，在后续服务
中，小唯再问起何时能与“优秀男士”见面时，
“红娘”却推说该男士“名草有主”了。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尝试在一家婚介机构
网页上填写了手机号码，不久后便有“红娘”与记
者联系，表示有一位优质的男性客户与记者条件十
分匹配，想约在线下聊聊。当记者问及能否确保见
到这位男士时，“红娘”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要求
记者必须到店一趟。随后，记者以相亲者的身份走
进婚介机构，诚如小唯所说，“红娘”绝口不提电
话里说到的那位男性客户，不同“红娘”依次开启
“焦虑式洗脑”，然后要求记者购买套餐。令人感
到疑惑的是，几位“红娘”迟迟不拿出价目表，却
总说“价格是因人而异的”，在记者再三询问下，
“红娘”只口头告诉记者，“套餐价格从1万元到
20万元不等”。
　　对此，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雷明光表示：“婚介机构在宣传时若以谎
称可以介绍‘高富帅’‘白富美’的方式，误导消
费者购买高额套餐，可构成虚假宣传。”我国广告
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应当对广
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面对婚介机构高昂的套餐价格，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双庆并不惊
讶。他告诉记者，他曾办理过一起
“天价婚介服务”案，案涉婚介所
让“高端客户”缴纳上百万元的婚
介服务费。在这一问题上，雷明光
说：“婚介机构作为市场经营主
体，理应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监管。婚介套餐定价不能‘任性而
为’，相关部门应该予以规制。并
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婚介机构应当对不同套餐的价
格明确公示，详细列明服务内容，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小花(化名)花了3万元购买了婚介套餐，在接受
服务后叫苦不迭。她告诉记者：“‘红娘’在一年
内给我安排了30多场相亲，却没有一个成功的，甚
至连第二次约我吃饭的男生都很少，我是不是遇到
了婚托？”
　　记者采访了多位购买过婚介套餐的消费者，发
现很多人都有小花这样的困惑，却苦于和每个相亲
对象都只草草见过一面，很难举证对方是婚托，所
以在服务期满后就会不了了之。小花向记者吐槽：
“我的长相和条件都还可以，婚介所安排的相亲失
败率也太高了吧！还有，‘红娘’给我介绍的一些
男生明显不符合我最初的要求，纯属凑数！”
　　“相人无数”却屡屡遭遇“货不对板”，婚介
机构介绍的相亲对象信息真实性有保障吗？对此，
记者采访的几家婚介机构均表示“会员信息绝对真
实，签约会员需要提供身份证、学位证、房产证、
银行流水证明等材料进行核验，公司会通过法务部
门审核资料，并与公安机关联网进行核查，确保相
亲对象身份真实”。某婚介公司特别表示，若会员
交往后发现对方信息造假，公司会要求身份造假的
一方赔偿，并将赔偿金直接交给受欺骗的会员。
　　对婚介机构的这一说法，雷明光表示，婚介机
构说他们能与公安机关联网显然说谎，公安机关保
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怎么会允许婚介机构为了介绍
对象随便查询公民个人信息？验证相亲对象的真实
信息要靠自己多留心、多观察。
　　李双庆也指出，若提供虚假信息者对消费者造

成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消费者有权提起侵
权诉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抚
慰金。此外，如果婚介机构审核时
存在过错导致消费者遭受损失，消
费者可以依据合同向婚介机构要求
退还服务费、赔偿损失。但由于婚
介机构审核材料的手段比较有限，
若其尽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仍不能避
免消费者产生损失，则婚介机构赔
偿的损失是有限的。消费者不能只
听信婚介机构的一面之词就轻易相
信他人。

婚介服务套路多
“适婚族”请小心

 　一段佳缘，往往令人心向往
之。而奔波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年轻人们

或埋头工作，或社交圈子小，并非人人都能
与美好的爱情不期而遇。不少“适婚族”选择
走进婚介机构寻求帮助，然而，本以为会迎来
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谁承想购买婚介套餐

后，说好的周到服务却成了肥皂泡。记者
调查发现，婚介机构频设套路，一旦

发生纠纷，消费者维权不易。

套路

“花式宣传”只为线下留客

困扰

“相人无数”却屡遭“货不对板”

纠纷

服务开始就“不能中止或解约”


